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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拜讀了梁朝偉為電影《我是路

人甲》撰寫的影評《聽見流星的

聲音》。

觀影多年，素知梁先生演技神乎其

技，更知他喜歡沈從文與三島由紀夫，且還

是勞倫斯布洛克（Lawrence Block）的忠實

書迷，卻不知他文筆竟如此細膩，絲毫不比

靠寫作維生的「專業撰稿員」遜色。可見文

青不是一種包裝，而是一種由文學涵養與人

生閱歷日積月累「潤」出來的內在素養。

驚艷的不單是梁先生的妙筆與爾冬陞

導演對電影藝術的造詣，還有那段關於獅子

座流星雨的往事。

我不是個太空天體迷，亦不曾見過流

星雨。我對流星雨的印象就淺薄地停留在影

視劇裡那些老掉牙的煽情橋段與那首曾經紅

極一時的流行曲。我從不認為流星雨適用於

表達愛情。於我而言，流星雨與煙花一樣只

有轉瞬即逝的璀璨，都是悲涼的意象。

但梁先生筆下的流星雨卻是一道截然

不同的風景。

試想像在橫店影視城某片場的樓頂，

一班電影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一顆顆絢亮

的流星迅速劃過寂靜的夜空，發出陣陣「咻

咻」聲。

你聽見流星的聲音嗎？

五光十色的不夜城裡，人人披星戴月

地討生活。有幾人能效仿詩仙豪邁大喝「安

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我們每天都會聽見許多聲音。譬如此

刻坐在電腦前的我，除了窸窸窣窣的敲鍵

聲，同時還聽著好幾段不一樣的聲音——如

建築器材的「咯噠咯噠」聲；如iTunes歌單

裡盧冠廷略帶滄桑的歌聲；如風吹過玻璃風

鈴的玎玲聲；如麻雀點餐的「唧唧」聲；還

有淼小姐慵懶嬌嗔的「喵喵」聲。

但聲音無處不在，卻也處處不在。

同樣的，繁華都市也從不缺光。層層

公寓至層層辦公樓；點點霓虹招牌至點點紅

黃綠；片片屏幕至片片車海。哪裡不是一片

刺目光芒？

但光無處不在，卻也處處不在。

紅牆之內，九龍影壁前站滿了一群籍

籍無名的「茄哩啡」。她們早已換上錦繡華

服，梳起標準小兩把頭，與逼真的朱牆黃瓦

融為一體，如同八旗秀女等候傳召面聖。東

西六宮早有主位，其餘宮嬪多如天上繁星，

此番入宮果真能出人頭地嗎？縱然入了宮，

又有多少人能成為懿貴妃？翻遍正副三冊十

二釵，不也就嬌杏成了人上人？其餘紅顏金

釵也只能隨著時代巨輪被淹沒在歷史洪流之

中，留下的只有數句不可考的溢美之詞。

我曾膚淺以為星火之光不能與明月爭

輝，卻忘了星星之火隨時有燎原之勢。

張愛玲的小說告訴我們有的人似白月

光讓人魂牽夢縈，久久無法忘懷。這也許是

真的。但白月光永遠只有一個，更多的都是

平凡星子。

光是除了空氣與水分以外最不可或缺

的生存元素。人出於天性總被光吸引，不喜

歡被黑暗籠罩。但若在追光的同時漸漸泯滅

專屬於自己的那點光，久而久之就只剩下一

縷只能無止境地追尋光的蹤跡的影子。

路人甲終究遇見了爾冬陞，流星也終

究遇見了梁朝偉。而我們可曾遇見專屬於自

己的那點光？

勿忘我 ◎姚斌奕
多賺幾個錢，多識幾個字，並不等於能夠站在高

位上批判別人。

不具同理心的亂帶風向，不明就裡的尖酸抨擊，

一味用自己的立場去做出審判，我們都忘了身處的社

會實則是個多重架構，很大一部分人的日常皆在生活

以下。

一名阿婆，為了孫兒能在MCO期間登入網課，她用

了最後的積蓄去買下一部平價手機，不料卻被老師嫌

棄網速慢，認定成不合作的家長。

一名啤酒促銷女，日日穿著小一碼的緊束制服，

弄得滿身箍痕，既陪酒亦強顏歡笑，遭人毛手毛腳已

是常態，可每每男人們盡興回家後，又有誰看得見那

長期著高跟鞋所引起的靜脈曲張，甚至屢屢灌酒灌到

胃出血的狼狽？

建築地盤裡與工廠生產線上的孟加拉僱員、餐館

後廚的緬甸幫傭、負責照顧長者的菲律賓看護、菜市

場中的難民黑工…有證的無證的，往往反應稍慢、體

力稍弱、語文稍頓，即被奚落得一文不值，以至好多

的他們，於這段無薪隔離時期，就只因領了些區區救

濟物資，竟還能掀起滔天輿論引人大肆撻伐。

更別說咬緊牙根拾荒的老人，拿日薪的清潔阿

姨，和全家靠著艱辛買賣維生的小攤販，他們不是缺

乏公衛意識，而是赤貧人真的用不起那一盒幾十元的

口罩。糧食與防疫，他們迫於現狀選擇了前者，結果

換不來一絲互助，有的，唯有不加節制的鄙視眼光及

刻薄謾罵。

問君，基層勞動者是否就該被矯枉過正，只有認

命的份？

都市已將他們壓搾到極限邊緣，連喘口氣的餘

裕皆是奢侈。他們努力工作卻不受待見，在片片嫌棄

聲中，群眾一方面消費著他們的勞力提供，一方面則

把負面情緒隨意撒在他們頭上，似乎明知「朱門酒肉

臭」是錯，「路有凍死骨」為真，仍依舊狂妄執著，

繼續樂此不疲。

有時我會想，一個人的境遇竟成了他的原罪，這

種生命無辜背負的沈重，究竟該由誰去買單？或許於

某個不見天的陋巷中，廚娘與服務生契了母子、酒女

按摩女彼此認了姐妹、看更佬與搬運工拜了兄弟、倒

霉上班族與另一個上班族交換苦水…還有更多幹著體

力活幹著辦公室小咖卻掙錢不多的人們，他們相互靠

攏取暖，在一個接一個留著血汗的晨曦交替，一起分

享著生離死別，承擔著階級不公，以致最終雖徬徨不

改，但始終有了那麼點撐下去的盼想。

他們說：「勿忘我。」對上帝說，對安拉說，

對佛祖說。更對一整個被資本綁架，慣性涼薄寡情無

恥，笑貧亦笑娼的社會說。

◎周嘉珉光
偶


